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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夏往事】

食欲不振的夏天，母亲总
会给我们做凉粉、凉面。晚餐
时，我们把竹床抬到屋外。院子
里已泼过几桶凉水，消了暑气。
我们把饭菜放在竹床上，一家
人围着竹床吃。饭后，我们轮流
洗澡，洗好后，拿把蒲扇到屋外
乘凉。

——吴瑕

【晨跑】

早晨起来，下着小雨，我一如
既往打卡晨跑。今天是我打卡晨跑
的第48天。其实，锻炼只是一个层
面，我跑步更多的是为了做精神的
减法。当跑完全程，全身大汗淋漓
时，就会无比舒畅，情绪也会无比
愉悦。把烦恼断绝在汗水里，把挫
折丢弃在晨曦里。每一个光亮如新
的白昼，都值得我们珍惜。

——王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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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茶坊家乡是儿时的一片枣林
■李颖

世上风景万千，令我魂牵梦绕
的，是儿时家乡的一片枣林。每当秋
风吹起，瓜果飘香，我生命里最温馨
的记忆就会将我带入那片枣林。

我家就住在枣林边。春天，清晨
听着布谷鸟“布谷布谷”女中音般的
低吟，走进枣林，便能听到蜜蜂重低
音的“嗡嗡嗡”。枣花如米小，淡淡的
黄色，一簇簇、一串串，挂满枝头树
梢。夏天，高音的蝉鸣似在催促“七
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枣落竿”。
秋天，“啪啪啪”的打枣声响起，长竿
到处，通红的枣子落了一地，密密麻
麻无处落脚。孩子们边捡边吃，笑着
闹着。

经过的人们都赶来帮忙捡枣。不
时听到婶子大娘嗔怪：“光吃不干，快
捡！”。不一会儿编织袋子里、篮子里都
装得满满的。枣子的脆甜，至今令人难
忘。人们用自然的馈赠充盈着自己的
生活。

离开家的 30 年来，每年秋天都
会收到爹娘寄来的脆枣。去年收到
包裹，打开时，一大半的枣子腐坏
了。选出最好的拍照，发给爹娘报平
安，爹娘欢欣雀跃的样子，像极了孩
子……而我只需一口脆枣，便会心
满意足！

枣林边的爹娘，于我是另一种绵
密。爹娘风华正茂的模样还在眼前，转

眼他们就到了从心所欲的年纪。我以
一声爹娘为由，索取几十年；您以一
声爹娘为任，奉献大半生。只愿时光
几十年如一日善待我的爹娘，岁岁周
全。

而今，枣林老了，那里是拔地而
起的高楼。爹娘老了，满头华发，仍
旧操劳。我自己也由“脆甜”而变得

“绵密”。我虽居异乡，但儿女又以我
为故乡了，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是这
样，爱根植在哪里，哪里就是永远的
牵念。

那一片枣林，在献县，于我，是乡
愁，是甜蜜，更是植根心底的爱。

菜市场的烟火气
■■王丽

菜市场离家不远，加上自己喜欢美食，所以
空闲时，我喜欢到菜市场转转。

菜市场似乎永远是那么热闹，各种食材琳琅
满目，供顾客随意挑选。菜市场的入口旁，有两家
店铺格外有人气。一家是老字号卤菜店，老远就
闻见那阵阵香气，店里各种卤菜，因为品质好格
外受人青睐。还有一家是炒货铺，炒货机似乎一
年四季没停歇过，把日子炒得热火朝天，把生活
炒得芳香四溢。炒货的香是热乎乎的，直到走了
很远还往鼻子里钻。

各种时令蔬菜，争相在菜市场上市，菜园里
出来了什么蔬菜，立马被送到菜市场。所以，菜市
场也讲究赶早，图个新鲜。

菜还没有完全摆开，顾客就来了一大批。“开
称了咯！”随着一声快乐的招呼，菜摊主人开始了
一天的忙碌。他们动作麻利，体贴周到，有时还送
点不值钱的小菜，赚些回头客和口碑。所以，菜市
场里有很多都是老顾客，主顾之间渐渐熟悉起
来，要什么菜，什么品质的，有时就说一句“还是
老样”就明白了。

菜摊前，摊主们都在热情地招揽着顾客。专
门卖莲藕的夫妻，服务非常周到。把顾客看中的
藕，细细削去中间的藕节，再装好称好。豆腐似乎
多年没涨价，也不用秤称，一块钱一块豆腐，配上
青菜可以煎上一盘子。蘑菇永远是水灵灵的，非
常新鲜，轻轻一捏能捏出水来。西红柿和黄瓜，都
非常嫩，生吃也可以。土豆总要带点泥土，就像橘
子总要带点叶子一样。毛豆如果嫌麻烦，替你剪
去毛豆的两角，还配上各种调料，回家直接煮着
吃。主人一有闲暇就剥毛豆，像极了在老家剥豆
的母亲。小葱几乎是不卖的，是各种菜肴的调味
品，但要不了那么多。所以，买点别的什么往往就
送上几段葱。一买一送，拉近了主顾间的距离。

菜市场吸引我的，还有各种鱼虾。龙虾季节
性非常强，立夏过后大量上市，想吃随时都可以
买到。鱼的品种也非常多，从大草鱼到鲫鱼，样样
都有。妻子坐月子时，我几乎天天早晨去买大鲫
鱼。鲫鱼汤很浓稠，非常有营养。那段时间，摊主
每天都要为我留两条大鲫鱼，一来一去我们也成
了朋友。

菜市场在小城里是最具烟火气的，也最能温
暖人心。

【桥影醉乡愁】

故乡的小桥敦实厚重，
无声地拉近了沿河两岸的
距离。

它历经风雨洗礼，像
位伫立在故园的老人，轻
轻呼唤着离别儿女早日归
来……

——王淑芹

割草的少年
■■孙克艳

我对青草，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只
要一看到那些蓬勃生长的青草，就禁
不住想起与小伙伴们割草的那些时
光。

那时候，很多农活都要靠农民
的双手和一身的力气来完成，而耕
牛则成了家家户户最大的财产与
劳动工具。于是，饲养耕牛就成了
庄户人的重中之重。新鲜的青草，
外加饲料，是那时候饲养耕牛的普
遍方式。

牛要吃草，家里养的羊、猪、鸡、
鸭、鹅、兔子……都是要吃草的。一
筐筐的青草，可以省下不少的饲料，
减少饲养家畜家禽的成本。所以，那
时候割草，实在是一件不可忽视的
日常大事。而割草的活儿，一般都落
在了半大不小的少年身上。因为大
人们，还有忙不完的农活儿与家事。

走出村庄，总能看到割草的少
年们，每人一个大竹筐，握着一把
闪亮的镰刀。家乡的田野上，哪片
土地长了什么草，哪里的青草最是
鲜肥，哪种草牛羊最喜欢吃，他们
都知道。

割草最好是在晴朗的下午。因为，
下午的青草没有露水，牲口吃了不伤

身体。并且，没有露水的青草相对轻
一些，方便扛回家。毕竟，不是每一个
割草的人，都有一辆自行车可以把草
驮回去。没有车子的割草少年，只得
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那筐沉重的
青草。

随着割草少年的脚步，那些冒
出筐子的青草，有节律地舞动着。眼
尖的庄稼人，只须瞄一眼草筐，就知
道那筐草的分量，并会说出赞许的
言辞。少年们在一声接一声的评论
中，或是开心地微笑，或是羞赧地苦
笑。

那筐绿油油的鲜嫩青草，压在少
年们的肩头，就像少年们当下品尝的
日子一样，有幸福与快乐，也有苦涩与
辛苦。它压弯了少年们原本挺直昂扬
的身躯；也让他们原本高昂的脑袋，不
得不微微低下，以直视脚下的土地，和
土地上的花草。

我从小学起，就有了割草任务。和
村子里同龄的孩子约上，一边玩耍一
边割草，等到太阳西下，筐子也差不多
满了。望着无垠的原野和西天璀璨的
晚霞，与放羊的老羊倌一起，听着田间
的虫鸣，嗅着田野的清新，满载而归，
一步步迈向家的方向。那是一种简单

而知足的幸福。
对很多孩子来说，割草是一件苦

差事：既要辛苦地寻觅青草，还要一
边割草，一边拖着草筐前行。遇到长
刺的野草，还要遭受皮肉之苦。而被
镰刀割到手指，则几乎是每一个割草
的孩子，都会遭遇的。

哭，大概是免不了的。一边哭泣，
一边摘取刺角芽的叶子，揉搓好并包
裹在伤口上，用手按着。那是割草的
少年们都知晓的止血土方。几年下
来，很多孩子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上，
都有明显的伤疤，似一枚枚勋章，彰
显着孩子们的成长。

如今多年过去了，曾经割草的
少年们，已是人到中年。那些曾经被
一把把镰刀收割过的土地上，长出
连成绿海的野草，肥美而恣意，却早
已无人问津。乡下的野草长疯了，长
出了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姿态。它
告诉我们，那些曾经的时光，都远去
了。

然而，曾经割草的经历，却于无声
中，沉淀在时光的河流中，让我常常怀
念——那些割草的少年们，那些有哭
有笑的岁月，以及我们布满伤痕的、劳
动的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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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市胜利东路瀛安大酒店（四星）1层
西大厅招租，建筑面积约306平方米。

详情咨询电话：18034275102

招租
公告


